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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山
赵燕飞

大巴车慢慢减速。

有人指着窗外大声喊：“快看，前面就是大石

围。”

这是我第一次来，一时没搞懂“大石围”究竟是

什么东西。大巴车靠边停下，一脸迷惑的我跟着采

风团的朋友下了车，才知眼前这条江是湘江，江边

那座小山就是大石围。

严格说来，大石围算不上“山”。我的故乡周官

桥，也属于丘陵地带，儿时觉得高不可攀的那座山，

名叫磐石岭。多年之后重回周官桥，才发现磐石岭

与我在他乡见过的那些真正的高山比起来，确实算

不上“山”，怪不得名曰“磐石岭”而非“磐石山”。眼

前的大石围，郁郁葱葱的，却没长什么大树，唯有任

性的灌木和倔强的野草暗地里较着劲。若论高度，

大石围可能还不到磐石岭的肩膀。当地的朋友却很

认真地说，大石围是这一带最迷人的山，站在大石

围的最高处，可以看到风平浪静的湘江，还可以看

到江中有座很像大象的石头。

好吧，山不在高。大石围能声名远播，总有它的

过人之处。本想登上大石围，体验一下朋友所说的

“迷人”，无奈气温太高，大家都怕中暑，我也只得作

罢。朋友安慰我说：“站在路边，也能欣赏美景呢。”

江边的这条马路并不宽，临江处却装了护栏。

凭栏望去，湘江从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款款而来，又

静悄悄地躲进大石围身后。江水是那种深得不能再

深的绿，仿佛有谁将天空的蓝一股脑摁进了江的怀

里，要让那些绿更加隐秘更加难以形容。一只白鹭

扑腾着翅子飞离水面，像是江中的某团绿伸出手来

举起了它。朋友说，很多新人喜欢来这里拍婚纱照，

端午节时还有龙舟赛看。

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两幅截然不同的场景。大

石围的右侧，江水如缎一路铺陈。江畔，绿的草恣意

生长，红的花尽情开放。一对新人手拉手站在草地

上，西装革履的新郎深情地凝视着他的新娘，穿着

雪白婚纱的新娘满脸羞涩欲说还休……摄影师时

站时蹲，时退时进，耐心寻找着最佳角度。大石围的

左侧，鼓声、号子声、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江水犹

如沸腾，一群龙舟正你追我赶奋力往前冲，威武的

龙头高高仰起，整齐划一的桨片在水面跳着节奏明

快的舞蹈……

大石围所属之地，曾是靠水吃水的商业重镇，

民国时属醴陵县管辖，据《醴陵县志》记载：“水运出

入之孔道，凡属县产货物，外来商品，鲜有不从此经

过者。”古镇有条远近闻名的老街，明清时期有“小

南京”之称，当年的热闹，和如今大石围的龙舟竞渡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历史的一望无垠里，沧海桑田不过须臾之

间。老街咀嚼往事的时候，古镇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骄阳之下，湘江绿得不管不顾，并不巍峨的大石围，

任由江水在它的脚下奔腾嬉戏，它可能并不想和这

世间的任何山峰一比高低，它的存在无需任何溢美

之词。我们看见了它，它看见了我们，足矣。

株洲清水塘地区究竟因哪一

口塘而得名？在偌大的株洲，即便

耄耋老人，恐怕也答不上来了。

这口塘应该早已被抽干、填

平、夯实，连同它四周缀满野花野

草的 15.15 平方公里土地一道，化

作了一座座次第耸峙的厂房地基，

成为株洲日益漫漶的市区一部分，

承担起振兴新生共和国工业的神

圣使命。

（一）

这口塘当年一定有着朴野的

澄碧。75年前，新中国成立伊始，株

洲还是刚从湘潭划出的一个无名

小镇，一页纯白的纸张等待绘上五

彩图画，这口塘定会用温软的波纹

拥抱着第一代建设者们兴奋而忙

碌的倒影。我能想象出它当年的

“清”，有如柳宗元笔下永州荒野的

小石潭：“下见小潭，水尤清冽”“青

树翠蔓，蒙络摇缀”“潭中鱼可百许

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

布石上”。

这口塘献身后，将“清水”的芳

名留给了这片并不宏阔的热土，也

带来了春天般的蓬勃生机——261

家冶炼、化工、建材、火力发电等大

中型企业，诸如五矿株冶、中盐株

化、智成化工、旗滨玻璃和电厂、钢

厂，在这里生根、萌芽、生长和壮

大，像一株株幼苗破土成长，最终

负势竞上，入云凌霄，又渐渐千百

成峰，汇聚为蓊郁的森林。这片葱

碧的林海里，一度工人总数超过 5

万，年创产值 400 亿元，占株洲工

业总产值的 30%，累计上缴税收

500 亿元，创造了 100 多项全国第

一。株洲这座火车拖来的新城，也

因之以繁荣、富庶而后来居上，成

为紧咬省城长沙之后的湖南第二

大城市。

一个老株冶人在落霞的余光

里向我喃喃回忆，仿佛又回到了一

个真实的梦境：“那时，株冶效益

好，员工每个月都能拿到奖金，我

们的奖金有时比工资还多。厂里福

利也好，过年发鱼发肉，夏天发绿

豆白糖、厂里自制的雪糕冰棒，按

时发工作服、手套和肥皂等劳保用

品。你不知道，那时候发的翻毛皮

鞋，穿在脚上特别暖和。”

一波接一波从大学校园来株

洲的毕业生，寻缝觅隙要求到清水

塘工作。至于具体是哪家企业哪个

部门，早已不重要了，因为每一处

都是熊熊红旺的火塘，火光能烛照

半个株洲的天空。

（二）

谁也没想到，清水塘有一天会

成为“浊水塘”。日渐耸立成林的烟

囱里，一条条黄龙或黑龙摇晃着身

躯，挨挤盘旋，像一支支凌空倒竖、

饱蘸浓墨的粗笔，将蓝天白云涂抹

成漫无边际的灰暗、浑浊，仿佛天

地开辟前的混沌世界。人家的窗户

玻璃尘灰厚积，早已不能打开，一

开便令人“尘满面，鬓如霜”，未老

先衰。街道上漫腾着刺鼻的怪味，

像懒汉刚脱的鞋袜，或者人影萧疏

的家禽市场。

我有两次经历记忆犹新：一次

是从外地坐火车回株洲，列车一到

清水塘站，旅客们急急放下车窗，

说受不了；一次是坐班车去长沙，

经过清水塘时，试图眺望一番街

景，司机却在别的乘客迭声抱怨里

忙着猛踩油门，加速而过。一时间，

株洲四个区里，清水塘所在的石峰

区房价始终疲软谷底，初到株洲置

业或安家的人往往兴头头而去，苦

着脸而出，又咬着牙在别的区买下

了房子。清水塘早已没有塘，但左近

是湘江，腹地还有霞湾港，水流成了

一天内数度变身的魔水，一时黑，一

时红，鱼虾萧然灭迹，岸边寸草不

生。专业人士光肉眼检测，分秒间便

能得出结论：重金属严重超标。

“清水塘，水不清，天不蓝，晴天

雨天雾蒙蒙，黄龙黑龙舞长空。”清

水塘不仅失去了“清”，还成了全国

“四大工业污染区”之一，给株洲

“挣”来了一顶“全国十大污染城市”

的“帽子”。多少人曾怡然乐之的福

地、家园，成了日夜渴盼逃离之地。

我工作、居住于荷塘区一汪水

草丰美的人工湖边，每每听清水塘

的熟人诉说着苦楚，心底便隐隐有

一丝庆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幸好当年清水塘拒绝了我。但

自己家终究在株洲，与清水塘人共

着一片天空，呼吸着一样的空气，

更多时也有相似的苦楚……

（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洪钟大吕之音，2013年开始犹如阵

阵春雷，铿锵撞击株洲大地。“让绿

色成为株洲最鲜明的底色，还株洲

一弯真正的‘清水塘’，还湘江母亲

河一江碧水”，成了株洲人豪气喷

涌的心声。壮士断腕的举措之一

——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

程，像一幕波澜壮阔大戏的开演，

随即拉开了序幕。

“关、停、并、转”，一声声急促

的号令传来，生产玻璃的旗滨集团

株洲基地插入云天的烟囱，第一个

轰然坍塌，化为满地齑粉。随后，昊

华化工、中盐红四方、株冶集团等

一座座高炉的火焰渐次悄然熄灭，

261 家中的其余企业或彻底关门，

或在市内外勘定新址，黯然离开了

清水塘。或许，有一首诗在这些曾

经 辉 煌 的 企 业 心 中 水 一 般 流

淌 ：“ 悄 悄 地 我 走 了 ，正 如 我 悄

悄 地 来 ；我 挥 一 挥 衣 袖 ，不 带 走

一片云彩。”

（四）
我在清水塘完成搬迁后的某

日，重新踏入霞湾港。风从河岸温

婉而来，水平且净，犹如一面铜镜

新磨而出，倒映着安谧的蓝天、闲

适的白云与两岸的苍碧，我似乎蓦

然站在了苏州的某个娇媚小镇。向

河面探头，能照出风中凌乱的头

发。大些的鱼依旧没有踪迹，但有

几点黑影怡然不动，我咳嗽一声，

黑影俶尔远逝，便知晓是一些重获

新生的小虾小鱼了。岸上铺展着高

高低低的樟树、雪松、草皮，一望无

际，蔚然成林，绿意也弥漫在无尽

的丛林里。

陪同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

指挥部负责人告诉我：这个滨港公

园占地 210 亩，原本是清水塘的废

渣场，堆放了近 200 万吨废渣。而

今通过固化、无害化处理，种上了

花草树木，成为清水塘人晚饭后最

爱漫步的休闲之所。霞湾港为何清

如许？几年前建的工业污水处理

厂，将沿港各种排污口的污水截

流，深度处理后再无害排放；港底

被重金属污染的淤泥，在污染企业

关停后也被全部挖出，脱水稳定处

理再安全填埋。如今港中不仅清澈

如初，而且再无重金属排入湘江。

关停污染企业、治理修复环境的同

时，还通过转型升级，引进新材料、

新能源和环保装备等新兴产业，实

现产业集聚，形成科技创新、工业

文化旅游休闲、口岸经济、临山居

住四大板块……

我频频点头，却对清水塘昔

日的荣光不无惋惜。负责人笑了：

清水塘正在规划建设工业遗址公

园，总面积约 3500 亩。公园会保护

这里的工业历史文化价值，留住

株洲人的美好记忆；甚至还会保

留一两根斑驳烟囱，作为观赏的

景观，让工业遗迹与现代文明碰

撞与辉映。

迎着一片袅袅升腾的白云，我

在负责人的指点下，登上了已改作

他用的株洲化工厂办公楼楼顶，仿

佛登于泰山极顶，全新的清水塘瞬

间涌入眼底：北去的湘江绿波荡

漾，飘飘如带，“绿心”九郎山手擎

蓝天，容颜焕发；满眼林木苍翠，绿

地似茵，簇新的街道与楼宇无声隐

在绿海中；一座绿意拥覆的生态科

技文化新城，像幽谷逢春的竹林，

正在脱胎换骨，拔地而起。

我依稀见着了 75 年前那口澄

碧水塘的身影，又似乎听到了这座

新城拔节生长的清脆声响，如饮一

壶佳酿，沉醉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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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昭陵街市

映照着天光云影的湘江，缱绻多情地流贯株洲全境，从石峰区

的清水塘直到渌口区最南端的朱亭，途经一个个人文风景地：凿石

浦、花石戍、空灵岸、龙船港、三门、昭陵、昭陵滩、渌口、朱亭、晚洲

……古往今来，回响多少名人的咏叹和赞美！唐人杜甫乘船于这段

水路上，曾留诗九首；清末民初的“龙阳才子”易顺鼎，于 1896 年春

乘船从长沙到湘潭再到株洲的朱亭，为株洲就写下十余首诗。

隶属于渌口区南洲镇的昭陵和昭陵滩，是一个享誉久远的名

胜地，自然载之于史乘，录之于诗文。

（一）
供职于本地湖南工业大学的彭雪开教授，又是著名的地名学

家，他在《湖湘地名纪事·昭陵》中写道：“昭陵在湘东一带，自古有

名。‘镇北有滩，昔有马援祠。五代楚氏尊伏波将军马援为昭烈英

王。’这里就叫昭灵滩了，得名当在五代。南宋诗人乐雷发《昭陵渡

马伏波庙》，已讹‘灵’为‘陵’。明代称昭陵滩，明初置昭陵驿，正德

年间迁别处。清置塘讯，属醴陵县，1952年置昭陵镇，1953年废镇入

洲坪乡……1959 年划至株洲市郊区，1965 年划至株洲县。”到了

2015年撤乡并镇，洲坪乡及南阳桥乡合并为南洲镇。而株洲县早几

年也变成了株洲市渌口区，昭陵街市则隶属于南洲镇昭陵居委会。

因昭陵地处湘江中游的东岸，便成了著名的水运大码头，临江

古街店铺林立，赫然成为物流的集散地。在清末民初时，店铺达三

千六百余家，故民谣唱道：“若知昭陵城，胜似长沙郡，要知街多长，

三千六百铺，还除熬糖打豆腐。”而她的地理格局及美丽风光又别

有系人心处：“昭陵的地势，有点特别，一面是宽阔的湘江，一面是

长条形山岭，这山岭起伏延绵，像巨龙在昂首飞奔。它的尾端，两边

是河流，中间有一宽达半里、长约二里的大沙洲。沙洲末端原有一

座古庙，叫冲真古观。”（彭雪开《湖湘地名纪事·昭陵》）这山名皇古

山，这滩名昭陵滩，这街名昭陵古街。

清道光三十年（1850 年）进士何拔秀，湘潭人，在他的《梅荫山

房诗草》诗集中，有一首《昭陵道中山行》：“断续峰峦自送迎，排空

苍翠削难成。攀萝一径蜿蜒入，人在山云顶上行。”满目苍翠，云蒸

霞蔚，如世外桃源。

（二）
昭陵滩在街市北端，古人称它为“十里长滩”，“逢秋冬水落，滩

石便参差露出水面，旧时设专人引舟放滩，谓之‘滩子’。（注：“摊

子”，即引航员。）清乾隆二年（1737 年）有衡山国学生茹菘捐金千

余，凿石、立标，以利行舟，足见滩势之险阻。”（《湘潭历代诗词选》）

清代康熙二十六年举人张文炳，字质夫，曾与友人到此，写有

《昭陵滩（二首）》传世：

一

十里长滩走白沙，临流岸树老欹斜。

源高槎似银河落，屋险人如弱水家。

鸥鹭四时冲雪浪，蛟龙三月舞桃花。

陵原欲吊知何代，桨语篙声自古哗。

二

昭潭清绝冠长沙，来往昭陵日未斜。

又桨划儿飞涉险，一篙渔父稳安家。

马迁游迹推湘水，杜甫诗才老岸花。

最是月明风定夜，数声横笛静喧哗。

注：马迁即司马迁。

与张文炳同时代的另一位举人张瓒，步原韵唱和二首，名曰

《昭陵滩次张质夫原韵二首》，且录于下：

一

江头落日照平沙，岸曲帆回带影斜。

拨刺鱼惊知石碛，依微火聚认山家。

一舟危渡如天上，双桨轻摇送浪花。

险绝不须惊滟滪，蛟龙眠处静无哗。

注：滟滪，指长江险滩滟滪堆。

二

石濑噌吰走白沙，片帆微带夕阳斜。

水村历乱分渔火，野岸参差见酒家。

澌濩狂澜吹竹箭，巑岏怪石剪江花。

相传此地风涛急，问渡舟人夜尚哗。

这四首诗勾勒出昭陵滩昔日的奇异景象，以及来往船只的繁

忙，船家、“滩子”的辛苦，商人、游客的惊叹，是一幅颇具烟火气的

风俗画。

（三）
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我应友人之邀，曾来昭陵古街游走，龙

王井、欧家码头、昭陵老码头、伏波庙引人注目，还有冰厂、刀剪厂、

供销社、影剧院及一些打豆腐、熬糖的手工作坊，古老与现代交相

辉映。古街上的居民从事着各种职业，怡然而乐。我曾走访过一些

“靠水吃水”的渔民，特别感兴趣他们对昭陵滩火烧鳊的钟情，在下

霜的夜晚划船到滩头去钓鱼的执著，不仅仅是为了生计，更是为表

达一种对乡土的热爱。后来我写成短篇小说《火烧鳊》，发于《钟山》

2000年第 3期。今年仲秋应网上“文学湖湘”友人之邀，重新订正，易

名为《昭陵滩》再行刊发。

在昭陵滩周围的水域中，生长着许多品种的鱼，鲤鱼、草鱼、鲢

鱼、梭子鱼、鳜鱼、鲶鱼，火烧鳊是此中的上品。火烧鳊又名胭脂鱼、

黄排、木叶盘，为鲤形目胭脂鱼科胭脂鱼属，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

的干支流及附属湖泊。幼鱼体色为银色和淡紫色，发育成熟后，体

色变为淡红、黄褐色和深褐色，且在吻端至尾鳍基区间有一条猩红

色的宽阔直条，很美。

阔别昭陵三十余年后，我于今秋重访。

昭陵古街还在，正从乡村振兴的蓝图上走向日新月异的现实

生活氛围，将变成本地特色购物街、汉服网红打卡街、水上小吃餐

饮街。

昭陵滩呢？沉入了深深的碧水之下，“蛟龙眠处静无哗”。株洲

航电枢纽于 2006年竣工，大坝拦河，水位升高，昭陵滩昨日的故事，

将写在今日文旅打卡地的导游图上。

火烧鳊还在一代代繁衍，当游人站在江边，或坐在游船上，会

欣赏到它们瑰丽的身影、轻盈游弋的姿仪。那沉入江底的昭陵滩，

便是火烧鳊永远的家。

也许不久后，游人乘船夜钓火烧鳊，会成为一个奇妙的旅游项

目。正如我在小说《昭陵滩》中，写主人公宋二老倌夜钓的情景，“他

所有的心思，随着吊钩，缓缓地沉下去，沉入一个静如远古的地方。

在一片浑然中，无数紫红的火烧鳊翩然而至，无拘无束地嬉戏，一

如久别重逢。”

清水塘访清
张雄文

20世纪 70年代拍摄的清水塘老工业区一景

清水塘城市公园一景


